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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同一性*

———基于人类史的考察

李 玲

［摘 要］ 人道主义和技术是一对典型的历史范畴，对于两者的内涵及本质的界定只能基

于人类历史起源及其发展本身。一部人类史向我们所展示的是借由技术的升华而不断拓展的人

的本质力量的“阶梯”，对于人道主义的起始及其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考察，只能沿着与自然史

密切关联的人类史的轨迹来展开。人道主义和技术在本质上是具有同一性的，任何基于意识形

态惯性思维的认知都难以真正地解决科学技术所带来的 “异化”问题，甚而会在所谓的反人

道主义的道路上越来越远离真正的人道主义。本质上表现为人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人道主义与

属性上具有人本价值的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突破地域的狭隘性，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人

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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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含义

技术的本质是技术现在真实存在的样态，而技术现在真实存在的样态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亦

即人道主义与技术具有同一性。从原始人类制造最简单的生活工具开始，技术范畴的属人性便得以确立

并不断发展，由之人的自由价值的类属性亦得以彰显。进而言之，应该从人类史的诞生与发展的视角来

把握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内涵。

手工业的历史与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它直接起源于原始人类制造工具的活动。当原始人类发

明和运用天然石块和木棒以及打制石器等原始技术时，人类的生活 “阶梯”即已开始搭建。因为至少

从人类智力的进化来看，这些不断涌现的原始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由晚期猿人向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的转化，比如仅用火和取火的技术就使猿人在生活质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改善，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一

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在早期技术带来生产和生活条件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观念也

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关于家庭和部族的组织形式及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最原初的人类社会关

系悄然发生了变革，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亦开始有了某种价值定位。随着语言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因为作为一种特殊技术，语言不但推动了大脑的进化，还使得人类劳动范围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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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社会交往层次得以提升; 语言本身也在人类劳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新的发展，催生了文字的

出现。文字技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因为有了文字，人们就可以把一些劳动生

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应用的相关知识记载下来，从而避免这些知识在人类世代更替的历史过程中

被遗忘或丧失。此外，随着制作木乃伊等人体解剖与封存活动的展开，古代医学逐渐兴盛，作为一种非

纯科学的技术，古代医学在推进人类身心演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亚历山大时代和古罗马时

代，古代医学都非常盛行。即便在随后的各个动荡时期，医学作为一种与人的生命价值息息相关的技

术，其持久性和影响力始终是独树一帜的。

当探析技术的具体实践形态时，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脉络。然而很多时候，

技术还会通过深嵌于某些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而间接地影响和映射着人类自我发展的面貌，比如哲学。古

代哲学可谓人们探索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它通常与物理学、数学技术相关联，而试图探索自然现象的

因果关系和事物的终极原因; 近代哲学很多时候则与实验科学相融通，借助一定的科学仪器观察事物怎

样运行，追寻事物运行的直接物理原因，并通过数学形式等表达出来，这在对宇宙进行探索的道路上开

创了新的方法，从而推动了人类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人对自我生存世界的认知及探知路径。伽利略在

1623 年出版的《论金者》一书中曾说过，哲学被写在宇宙这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我们

只有学会并熟悉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才能读懂这本书; 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

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 没有这些，人类连一个字也读不懂。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看，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古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技术史上无比珍贵的宝藏，这或可

看作当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 其发展轨迹展现了人类演变的痕迹，直接推动着人类自身发展中自由度

的提升，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道主义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历史演变。

什么是真实的人道主义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道主义即沉思和关注人何以是人而不是 “非人”，

因为“非人”意指在他的本质之外。但是，人的人性何在呢? 海德格尔认为，它在人的本质之中———

人的最高本质就在于人的存在。人的 “非人”状态就是人与自己的本质分离，当人的本质与人自身分

离，人就被关在人道主义之外了。所以，真实的人道主义首先在于人的本质的真实存在。那么，人的本

质又是什么呢? 它是人的真实存在状态，这种真实的存在状态亦可谓一种技术的存在———人借由技术而

不断地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技术是人存在的根本属性，是人的思维、智力等

的物化，是人自我发展的价值展现。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目的是发挥人的各

种潜能，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抛开弗洛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我们看到，马克思

主义倡导一种基于唯物历史观的、科学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

说: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①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

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

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

决。”②在这里，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或人性视为人道主义，认为它是建立在人作用于自然活动基础上的人

化的自然主义，因而也是人的技术化的自然主义。这种技术化的活动从一开始便成为使自然史和人类史

互通的桥梁，是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的必然所在，“因此，社会是人同

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

道主义”。③也就是说，真正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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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技术活动所呈现的 “异化和扬弃异化相交替”的人化自然的客观历史面貌，它是 “人的自我价

值的复归”同“技术的不断发展”之内在统一的外在表现。马克思曾指出: “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

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

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 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①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人道主义即现实的人的生命

和生活的本质，它体现于扬弃宗教、私有财产等异化现象的活动之中，以复归真正的人的生命价值为根

本宗旨。因此，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伴随人类的诞生与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内容，其与技术之间是相

融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要想维持其肉体的生存 ( 无论是物质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就必须通过劳动不断地创造劳动资料，不断地发明新的技术，使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

用水平不断提升，使生产工具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直至今日所显现的各种高新科技。所以，

要想客观而合理地定位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关系，就必须从人类历史演变规律的原生样态而非意识形态的

主观视角来理解两者的本质。

马克思在谈到异化问题时，曾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几个层面，包括人的劳动的异化、劳动产

品的异化及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等，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所不可避免的

现象，而绝非由于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机器和机器生产等的更新换代所致。事实上，人类异化的最初表

现并非是由资本或资本家的存在导致的，而是诸如神灵之类的外在 “对象”使然———它使得人与人的

本质相分离。技术的更新换代确实带来了人的异化程度的加深，但其本身并不具有自发的异化的特性，

只是在人应用它并对历史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呈现出不为人所能掌控的特征。技术不等于技术的现

象，技术在本质上即技术当下真实存在的样态，它本身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 而人道主义从根本上体

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演变或价值复归的根本属性，它内在于人的生存及发展之中，是人存在的基本方

面。在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以前，人道主义早已现实地存在着，它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专属范畴，而

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演变得以逐渐突显的人类本性，它倡导人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人

的本质的价值取向。当今世界各民族趋向和谐共处的各种社会活动，是人道主义发展到当下历史阶段的

一种外在体现，反映的是人发明和运用高新技术的类本质的价值取向。

二 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关系

摩尔根曾在《古代社会》中指出: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

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

技术之巧拙。”② 这就是说，保障人类生存的技术和人类文明之间从起点上是一致的，从人类的诞生与

生存的生物学、社会学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与不可分离性。

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知与发展是在技术演进的基础之上生成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技术的发展以

不同的方式呈现于世或在不同领域突显。例如，“在早期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 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运动

规律) 及对它们的解答中，自然的人格化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不显著，神从他们随自然现象的解释中逐

渐消失了。他们眼中的这个有序的、可理解的、可预言的世界的指称语是 ‘宇宙’。这些引入新的思维

方式的哲学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 ‘自然哲学家’。”③ 这些 “自然哲学家”的思维或理论往往基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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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作或技术认知。但早期的人类技术在人的价值复归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隐性和缓慢的，往往更

多地表现为对世界的某种理性认知思维的确立，即逐渐祛除笼罩于人及其所生活的外在世界的神秘面

纱，而理性地感受人的肉体的存在及其意义。例如，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国家，与

罗马帝国兴盛时期相比，其在技术上相对倒退，基督教文化却普遍兴盛起来。于是，在一段漫长的岁月

里，被一种黑暗文化所笼罩的人性的认知或觉醒成为一种奢侈，技术发明上的萧条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人

文精神面貌。到了近代，科学的最大特点是用数学语言描述自然，或通过实验手段研究自然，这是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 ( 即技术理论化时期) 人类与自然对话的特殊方式。

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说，人的自我发展与技术之间是一种相融相长的关系。客观而言，技术之最初

形态是属人且为人的，人道主义与技术本身并不对立，除非由于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升

华或人的本质的复归同人的现实存在之间存在非同步性。所以，抛开意识形态的解读，人道主义与技术

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就此而言，可对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给予进一步的解读，即技术的升华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升华是同一过程。如果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根本谈

不上人的发展，所以对于两者之间的相融性关系不应该从某种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把握。事实上，两者之

间的关系取决于它们的结合在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是否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性

的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由于某些“外来因素” ( 这些“外来因素”包含很多方面，是客观因

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 的介入，使得人的本质特征或人道主义的呈现逐渐扭曲，其与技术

的内在同一性亦被逐渐割裂。例如，在分工的发展最终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并最后呈现出阶级的对立这一

过程中，随着社会不平等的一步步加深，使得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被特定时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认知体系

所影响，从而逐渐呈现出一种与人的生存发展相异的状态。从根本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分工等所导致

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掩盖了人道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

事实上，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只具有人的属性，而不具有异化的特性。在此，我们需要对人类史

稍作分析。根据相关考古学的发现和古文明的遗迹研究来看，尽管人类还没有完全了解自身起源及进化

的全部细节，但已有研究成果表明: “远古人类依靠原始技术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并依靠发展

技术给自然界打上越来越多人的烙印，增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自主性，从而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明; 几

乎同时，人类最初的科学知识也给这一文明增添了理性的成分，而这种理性又为文明的发展指出了一种

方向。”① 从技术史的演化来看，17、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分

散的手工工场逐渐转向社会化的大工业，机器的使用日益规模化，并在很多场合取代了人力。同时，技

术理论化即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兴盛，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更是直接把人类

社会带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自由发展的步伐也由此增速。人类历史不仅逐渐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更进入了一种技术化的时代。自 19 世纪以来，以机器生产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浪潮逐渐席卷欧洲大

陆、北美乃至全世界的市场: 铁路交通、海上航运技术及世界性贸易市场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各地区之间

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闭塞和隔绝状态; 物理学方面出现了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技术; 电力技术

能源被广泛地应用到工业中; 工业生产领域亦广泛地采用新兴的化学科技。总之，这一时期技术的最大

特点是逐渐地融于科学之中，尤其到了 20 世纪，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在过去曾长期处于相对分离状态的

领域开始相融相长，使得社会文化的呈现与延伸逐渐以 “科学技术”为轴线，从而促使人的自我价值

的提升与估量逐渐“科学技术化”，人道主义的科技标杆逐渐确立。

纵观历史演变，我们看到，技术的出现并非出于科学的需要，它是随着人最初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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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所以，人的本质的升华同技术之间具有同一性。问题在于，人的本质的升华与科学

之间却存在非完全同一性。因为，技术源于人的需要，而科学往往是对人的需要的各种外在表现的确

认，内含着一定的评价因素。

总之，人类技术史促成和促进了人类文明史的诞生与发展，从而推动了人的自我发展的历史。马克

思曾指出: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

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① 这里的 “实践”是以技术的生产

与再生产为基础的，它推动着扩大的社会物质生产、人的精神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进程。可

以说，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类劳动是人的价值生成并使人获得自我认识的基础，“正是在改造世界中，人

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

品和他的现实”。②而这种生产最初是以使用天然石块和木棒以及打制石器等技术为基础的，人的劳动的

存在、人的自由发展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然而，当人们看到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

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时，他们往往也相应地把支撑劳动的技术看作一种手段，并将其与人的本

质相对立，从而遮蔽了在不同程度上让人的活动更加自主和自由的技术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

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③也就是说，工业史的发展和人类史的发展在本

质上是统一的，工业的发展展现了人的自由发展及追求自由的本性，而它同时所展现的亦是技术的发展

所推动的人的自由的发展，因为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④，

且“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⑤技术是推动

工业发展的杠杆，是人展开自由活动的依托，由技术的发明、发展所推动的工业革命曾以史无前例的速

度推动了人的自由自主活动的发展，从而将人对现代文明、对自由的追求直接地呈现在日常的生产和消

费活动之中。

三 人道主义与技术的现实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为宗教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一度成为了思想主流。这一时期，由于对科学的无知，

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被遮蔽起来。正是之后由技术所推动

的科学的发展 ( 亦或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的革新) ，树立起了人道主义发展的 “风帆”，并使之成为一

种内在的无法抗拒的力量。通过科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旋律一直是沿

着古代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等人开创的方向前进的，这便是探索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所蕴含的简单性与

和谐性，并力求将这种简单性、和谐性以人的直观容易把握的数学形式或语言表述出来。”⑥ 20 世纪以

来，文明的车轮飞速前行，科学技术成为文明的主加速器。可以说，技术进而科学的发明和发展代表和

决定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水平，技术的人文理念和人的技术品质从来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现和推

动着人的自由价值的演进; 科学技术本身是最具人性的，人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初

动力，技术的合理性取决于人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然而，长期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造成

了人类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及社会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技术与人道主义的同一性，进而摆脱人

类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

如上所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人类的诞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是到了近现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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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同一性特征更加突显，人与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更加突出。然而，应当看到，这种效应在不同

时期带给人们生活以及认知的影响是纷繁复杂的，诸如反技术的人道主义之风的兴起，它给技术的发

明、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一个惯常的现象是: 人们往往从自然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来判断一种技术

的好坏，这样必然会割裂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导致一种非科学的评判。人类历史越往前追

溯，技术的自然属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自然属性或自然价值性的影响似乎更加强烈; 而从现代技术产生

之后来看，似乎技术对人的影响的社会属性或社会价值性更加凸显。这往往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认

知，即技术越往后发展，其与人的价值本质越背离，因为它似乎越发脱离了作为一种自然物种的人的自然

属性的合理性发展。这或许是缘于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模式———事物的自然演化是无可厚非、无需抑制

的; 社会演化则是由人的意志左右的，取决于人的认知或意志。这无疑是一种割裂事物联系的认知方式。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的发展或价值的提升即人道主义特征的展示，其同技术的产生与发

展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和谐性，这大概也是人们经常缅怀过去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求自由、民主的人

文主义思想曾经使人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人自身的文明之门，并将科学从神学的黑暗之门中解救出来，为

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9 世纪之后人类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与迅速发

展，是以自由思想指导下的技术发明和理性实验为前提的，这种内在关联的特性在 20 世纪尤其是 21 世

纪的高新科技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 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与生

物学和信息论一起开拓了人类技术发明的广阔视野，推动了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性扩展: 人类认识

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自然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亦使人们的生产生活迅速步入了现代化轨道。生物

基因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航天航海技术、核能源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无不大大改善了人类生命体的存

在与延续、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不断地技术化，技术亦不断地科学化。人的

生、老、病、死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庇护”，越发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人们对于

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推崇愈益突显，对自由的追求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也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轴

线，并在 21 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今天成为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

在欧洲盛传一种说法: 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在人类史上，古希腊以其璀璨的文化、文明

之光令世人敬仰至今，在这种 “光芒”中，散发的是一种求知与和谐的人性。古罗马人则用象征先进

技术的“铁骑”摧毁了古希腊式平和状态下的人的自由天空，代之以战火、杀戮及强大的政权统治;

但它打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而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用一种野蛮而暴力的方式开启了

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对社会历史演化的重新审视，这明显地表现于经历了近一千年黑暗时期的

中世纪文化动荡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之中。可以说，这前后一两千年的历史演进印证了人的自由价值发展

的辩证法。对此，马克思也曾说过: “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

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① 比如，罗马人曾以其所向披靡的军事威力征服了希腊人，但在文化上罗马人

反过来被希腊文化的“魔力”所征服。这就是说，在文化的发展进步过程中，通常会由于技术的发展引发

固有文化形态的动荡，而技术在一定时期所引发的负效应往往可以通过某一时期的文化积累来修补。在一

较长时期内，人道主义同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相融相长、彼此推进，从而勾画出了历史发展的曲线。

恩格斯曾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

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②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状态，同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原因在于，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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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存在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的自我发展的辩证法，是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升华的根本所在，它同

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及分配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受基督教会所控制的“宗

教裁判所”曾杀害了数十万科学家和自由思想者，古希腊文明的光辉因此黯然失色，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

几乎无所建树。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于两者发展的平衡性，也表现

于两者消退的平衡性。所以，我们还需要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某一端点上来审视人的自由价值的复归。

在当代，试图禁止某些备受争议的高新科技是不可能的，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添加更多人

道主义价值因素才是关键所在。如何科学而合理地把握两者内在的同一性才是推动人的自由发展的根

本。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在持久的自由之战中，人一次次地挣脱束缚自己的力量，尽管历经挫

折，但最终自由还是获得了胜利，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从根本上一步步地靠近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同时

我们还应看到，人的真正解放是世界范围内的解放，真正的人道主义绝非狭隘地域性的人的自由发展，

它与技术的同一性规律造就了并将继续造就人类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交融并进。“在欧洲的文化沙漠时

代，阿拉伯人却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遗产，保存了这可贵的科学火种。中国人早期的四大发明曾经为欧

洲的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这些都与同时期欧洲的漫漫长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简言之，在历史演

进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当某一地域处于科技与文化萧退状态时，世界其他地域则通常处

于科技与文化的繁荣期。正是缘于这种交错性发展，科技与文化之火种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熠熠发光;

而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交错性又反过来表明，人的自由价值的复归具有世界历史性，只有普及于世界历史

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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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红莲

·书讯·

《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出版

刘同舫等著《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 入选 2017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一

书于 2018 年 3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政治哲学层面及历史文化维度，以人类解放为出

发点和立足点，以“哲学共产主义”为终结点和逻辑结论，把青年马克思的 “博士论文”、《论犹太人

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和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核心文本，把 “宗教—政治

—哲学”命题之间的层层推进关系作为论述对象，以“人类解放”为统领，理清了“犹太人问题”、自

由与“哲学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了马克思以 “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和护卫 “人类解放”

的精神旨趣，展现和总结了“哲学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论证了马克思如何勘明阻碍人们通往人类

解放之道的原因，进而引导人们摆脱各种偏见，树立实现人的本质、完成人类解放的信念。

( 蛰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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